







言，它可以划归到雅各比所言 “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传统”。在 “反乌托邦”或 “终结乌托
邦”的当下语境中，罗蒂的乌托邦设想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theory and toward narrative)”。罗蒂将文学视为道德进步的最好途径:“对于道德进步来说，文学更重要，
因为它有助于扩展人们的道德想象力……使得我们更加敏感了。哲学对于以道德原则的形式概括以前的
种种道德上的洞见是有益的，但它并没有做太多创造性的工作。比如说，诸种哲学反思对于消除奴隶制








































罗蒂对于“自由主义”的界定包含了两个方面，即 “不要残酷”和 “人类团结”。如果说 “不要
残酷”是自由主义的底线，那么“人类团结”则是其最终的目标。
由于后现代的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罗蒂不再探讨 “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学理依据，而
是认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自由主义思想家史珂拉 “残酷为首恶 (putting cruelty first)”的观点。史
珂拉关注的是较少为学界提及的 “寻常之恶 (ordinary vices)”，即 “残酷、厌世、虚伪、势利和背
















Judith N. Shklar，Ordinary Vice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 231.
Ｒichard Ｒorty，Contingency，Irony，and Solidarity，p. 6.
蒂将尼采、海德格尔和福柯思想的意义仅限定于自我完善，认为这类思想对于民主社会要么是无关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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